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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0期新闻稿：血腥的话语笼罩了我们的世界
 

《无题》，达莉亚·阿卜杜拉·巴希尔（苏丹），作品无具体年份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过去数周，国际社会的焦点无疑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升级的紧张局势，待尘埃落定后，我们将对此
撰写更详细的分析。尽管双方军队均未越过边境或实际控制线，但鉴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外界的担
忧不无道理。如今，局势已切实退回至1948年的停火状态，此后几十年间，双方始终未能签署正式的
全面和平条约，停火状态便一直延续至今。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理所当然地持续关注着巴勒斯坦发
生的种族灭绝。以色列正不断收紧对加沙的全面封锁，此举或许是对巴勒斯坦人于2025年1月27日不
惧种族灭绝战争、毅然返回加沙北部的报复。

然而，一些冲突却几乎被彻底遗忘，比如苏丹持续至今的战火。本期新闻稿便聚焦于此，本文内容基
于与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苏丹政治人物的对话。有一种论调认为，这场战争令人费解，解释不清；这种
说法本身便反映出我们报道中的种族主义，即认为非洲的冲突总是无法理喻且无休无止。当然，战争
必有其根源，这也意味着必有其终结之道。我们必须摒弃那套笼罩世界的血腥话语，转而去探寻那些
蕴含着和平可能性的政治细节。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xuexing-huayu-longzhao-shijie/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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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拉希德·迪亚卜（苏丹）作于2016年

苏丹的和平本就脆弱，但两年前，同属苏丹的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之间兵
戎相见，那仅存的和平希望也随之破灭。2025年4月11日，在这场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快速支援部
队对北达尔富尔的扎姆扎姆（Zamzam）难民营发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袭击。带着三个孩子的幸存者
哈娃回忆道：“炸弹落在医院……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只来得及背着孩子逃离。”

截至4月16日，这座曾收容五十万难民的营地被夷为平地，数百人丧生，其余幸存者被迫逃往附近的
法希尔（El  Fasher）和塔维拉（Tawila）。在两年战火中，至少已有15万人丧生，近1300万人流离失
所，占苏丹5100万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对大多数苏丹人民而言，这场持续的灾难似乎毫无意义。

然而，在扎姆扎姆大屠杀六年前的2019年4月11日，一切似乎截然不同。当时，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最终引爆了军事政变，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反对巴希尔政府的抗议活动始于2018
年12月，起因是通货膨胀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巴希尔无力回应人民的诉求，即便动用武力也难以
为继，苏丹军方倒戈给了他最后致命一击（正如2011年埃及军方抛弃其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一样）。
巴希尔最终被后来的过渡军事委员会（Transitional Military Council）推翻，该委员会由阿卜杜勒·法
塔赫·布尔汉将军领导，穆罕默德·“赫梅迪”·哈姆丹·达加洛中将从旁协助。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5/04/1162576


3

《和平革命》，贾拉勒·优素福（苏丹）作于2021年

领导街头抗议的团体组成了一个名为“自由与变革力量”（Forces for Freedom and Change, FFC）联盟。
该联盟成员包括苏丹共产党、全国共识力量、苏丹专业人士协会、苏丹革命阵线、苏丹公民和政治团
体妇女组织以及众多苏丹抵抗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在“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领导的抗议压力下，
军方于2019年中签署协议，同意监督向文官政府的过渡。

在非洲联盟的协助下，由五名军方成员和六名文职成员组成的过渡主权委员会（Transit ional
Sovereignty  Council）得以成立。委员会任命阿卜杜拉·哈姆多克（1956年生）为新总理，内玛
特·阿卜杜拉·海尔（1957年生）为首席大法官。哈姆多克是一位沉稳的外交官，曾在非洲经济委员
会做出过非常重要的工作，似乎非常适合担任过渡时期总理的角色。海尔则是一位毕生投身司法且曾
参与反巴希尔抗议运动的法官，作为司法机构负责人展现了恰如其分的风范。一扇通往新未来的大门
似乎已为苏丹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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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人游行》，阿布·奥贝达·穆罕默德（苏丹）作于2021年

但是，不久之后，苏丹便沦为其自身历史压力的牺牲品。2021年，在数次未遂政变后，阿卜杜勒·法
塔赫·布尔汉将军夺取了政权，表面上是为了捍卫过渡进程，实际上是为了让巴希尔旧部摆脱孤立，
重返政府。旧政权复辟往往会打破革命进程，因为旧政权对军队和社会的控制绝非轻易就能摆脱。布
尔汉和赫梅迪这两位军方人物心知肚明，一旦追究巴希尔政府的罪行，他们难逃重创，因为当年他们
正是这一政权的打手。（赫梅迪的部队，俗称“金戈威德”Janja’wid，即“骑马的魔鬼”，在巴希尔主
导的达尔富尔军事行动中，因侵犯人权而饱受指控）。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人及其亲信集团有巨大的
物质利益牵涉其中，包括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金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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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人而言，对绞刑架的恐惧和对更大利益的渴求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的权力移交需要与旧社
会彻底决裂，除非军队崩溃或按照新社会的形象而非旧社会的元素进行彻底重组，否则很难实现。布
尔汉和赫梅迪都抵制这一过渡期，并通过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会和共产党人）的迅速镇压，在喀土
穆巩固了权力。

《交缠》，里姆·阿尔吉利（苏丹）作于2022年

当一群恶棍为某个国家组建团体时，该国的所有人都应警惕。2021年，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英国和美国组建了“苏丹四方小组”（QUAD for  Sudan），宣称其目的是帮助该国恢复民主。苏
丹处于地缘政治阴谋的刀刃之上，关于苏丹反革命军已开始与俄罗斯发展密切关系的指责开始甚嚣尘
上。2019年，巴希尔曾讨论一项允许俄罗斯在红海建立海军基地的协议，将使俄罗斯在非洲大陆获得
立足点。巴希尔的倒台危及了该基地的存续，但在其旧部重新掌权后，相关议题再度开启。这使苏丹
陷入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以及海湾阿拉伯君主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的十字准心。

当一个国家卷入他国纠纷时，其自身的问题便难以辨明。在武装部队整合和利益分配问题上，军方与
巴希尔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表面上，他们争论的焦点似乎是回归文官政府的时间表，但实
际上，其核心却是对军权和资源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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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鱼市之路》，萨拉赫·埃尔穆尔（苏丹）作于2024年

这些内部的权力倾轧愈演愈烈，最终在2023年点燃了内战的战火。这注定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其特征
一览无遗：苏丹武装部队背后有埃及和沙特，快速支援部队则由阿联酋撑腰，更有多方外部势力在幕
后操盘。尽管和谈仍在各地进行，却始终停滞不前。战事仿佛陷入了自身的逻辑——苏丹武装部队
的30万兵力，面对10万士气高昂的快速支援部队，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靠着变卖黄金和外
部“输血”得来的无尽资源，足以让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直到被世界彻底遗忘——正如刚果
和缅甸边境那些无人问津的冲突一样。

联合国不断发表声明，各种人权组织则恳求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施加进一步压力。但都无
济于事。就连和平谈判也是四分五裂：阿联酋和埃及在开罗斡旋，沙特在吉达主持，而英国则决定在
伦敦另起炉灶。谁在和谁谈，谈些什么，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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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爱》，阿姆娜·哈桑（苏丹）作于2019年

在斡旋和平方面，非洲联盟（AU）做出了迄今最积极的努力，于2024年1月牵头成立了苏丹问题高级
别小组（HLP-Sudan）。该小组的主席是加纳资深外交官穆罕默德·伊本·昌巴斯博士。他经验丰富，
曾在2012至2014年间出任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联合特别代表，并执掌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240203/african-union-high-level-panel-sudan-commences-it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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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UNAMID）。此人不仅熟识冲突双方的将军，也深谙苏丹局势的盘根错节。小组的另外两名
成员也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位是乌干达前副总统斯佩希奥莎·万迪拉-卡齐布韦博士，另一位则是莫
桑比克大使弗朗西斯科·马德拉，他曾担任非盟驻索马里特别代表并领导驻该国的特派团。目前，该
小组正与东非区域组织“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通力合作，旨在推动冲突双方重返谈判桌，先达
成停火，再最终敲定一份和平协议。

重要的是，苏丹问题高级别小组会见了来自该国各政治派别的广泛人士，包括政党成员、军方和公民
社会团体。他们中许多人是2020年《朱巴和平协议》的签署方，该协议也曾将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
和青尼罗河地区的交战派系包括在内。但谈判人员在文职派别中面临一个难题。2023年10月，被罢免
的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组建了“塔卡敦”（Taqaddum，意为“进步”）联盟，将文职方面的声音
带到了谈判桌上。然而，在过去两年，联盟因“站队”问题引发内部分裂，并于2025年2月解散。此
后，哈姆多克组建了一个名为“苏穆德”（Sumoud，意为“坚韧”）的新团体，力求在冲突双方间保
持中立。3月，过渡主权委员会前成员哈迪·伊德里斯另立“塔西斯”（Ta’sis，意为“创建苏丹”）联
盟，并推举快速支援部队的赫梅迪作其领袖。因此，就连文官团体内部也沿着内战的战线彻底撕裂。

《清真寺》，易卜拉欣·萨拉希（苏丹）1964年

去年我与哈姆多克交谈时，能感受到他在漫长的战争和徒劳的谈判中已心力交瘁。但这位一向沉稳的
外交官秉持着一个信念：战争终将耗尽军队的血与火，从而迫使他们重返谈判桌。他深谙本国历
史：1956年，苏丹赢得独立，但国家旋即陷入首次南北内战，战火直到197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议》
签署后才暂告平息。此后，在南方石油收入的支撑下，国家有过十年和平，但这已是遥远的记
忆。1983年，第二次南北内战爆发，一直持续到2005年，并最终催生了2011年的公投，导致国家一分

https://igad.int/
https://www.idea.int/publications/catalogue/juba-agreement-peace-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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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分裂成苏丹和南苏丹。而在达尔富尔，一场惨烈的冲突自2003年燃起，直到2010年才渐趋平息，
这场冲突的余波最终促成了2019年巴希尔的倒台。当时，人们高呼的口号是“tisqut  bas”——“倒台就
行！”。他倒了，但脚下的大地，至今仍在震颤。

和平对苏丹人民而言，已是几代人的奢望。哈姆多克的希望，既是与历史对抗的希望，也是为了未来
的希望。

热忱的，

Vijay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2025年第20期新闻稿：血腥的话语笼罩了我们的世界


